
        
            
                
            
        

    
兩千年前的特別贈品







作者：有德沒意志



《冰戀書櫃》



河西走廊的夏天無疑是嚴酷的，刺眼的讓藍天褪色的陽光幾乎要讓地面上的石塊熔化，讓所有暴露在日光下的金屬都像是剛剛鍛好般的灼熱，連空氣都跟著一起沸騰，但造物主卻極為不公地讓祁連山上的冰雪在遠方熠熠閃光著——



雖然那是我們的生命之源。



不過對於我這樣習慣了的當地人來說，這種酷暑實際上也是一種難得的消閒時間，於是我一大早就開著自己的車，一路到這片戈壁灘上來了。



今年夏天雨水比較多，於是原本只是稀稀拉拉長著些草的戈壁灘瞬間變成了「草原」，有些地方的草甚至高到了我的腰部，乍一眼望去頗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感覺，不過這假冒偽劣的草原實在是美不起來——



因為這些草的顏色並不碧綠，而是混雜著土黃，棕褐和紫紅的污濁狀，草莖草葉也顯得醜陋不堪長滿了刺。



當然這些還不是最要緊的，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由於地上長滿了這些鋒利的草，我在停車以後連個可以坐下的地方都沒有了。



「操！」我開始在車的後備箱裡翻找起來，終於找到了一把鐵鍬。



於是我便尋了一塊稍微平整些的土地，準備將之清理一下後坐一會。



不過還沒等我挖幾鐵鍬，就突然注意到在附近一個不高的小土堆下，赫然出現了一個的洞。



這可把我嚇了一跳，搞得自己跟看到殭屍還是外星人了一樣。



不過在心定了以後我走到近前仔細一看，發現這個洞說是個洞，其實倒像是個地下通道的入口，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卻在土壁上看到了青磚砌的痕跡——這是個古墓啊。



一般來說人都有兩種，第一種是疑神疑鬼什麼都擔心什麼都害怕的，第二種是百無禁忌神鬼不懼的，我顯然就是那第二種人，於是便準備把這磚牆扒開來看看。



不過比劃了一下，我才發現這磚牆砌的很是細緻，並不是用鐵鍬就能搞定的，於是我便先用鐵鍬挖掘拓展了一下這個進入墓門的通道，然後就去車上找來了自己的法國胸甲騎兵馬刀來用——一則撬磚縫，一則作為武器壯膽。



或許用原本是砍人的東西來盜墓顯得有些滑稽，但是很明顯地，這根堅固而銳利的鋼條很快就把磚縫掏開了，在把封砌墓門的磚塊掏得差不多了以後，我打開手電，拎著馬刀走了進去。



這墓穴裡面的空間雖然沒有我想像的狹小，但是也一點都不大，我站直身體差不多就要撞到腦袋。



在手電筒的燈光下可以明顯注意到這座墓室的磚砌的非常精良，上面還畫著些壁畫，大約是些耕種，採桑，打獵之類的古人生活場面，跟我在博物館裡見過的本地其他一些古墓裡的頗為相似，裡面人物的造型頗為滑稽，有一股濃濃的暴走漫畫既視感。



不過這顯然不是事情的重點，我在隨便看了看後就往裡走了。



這墓穴確實修的很精良，青磚砌築，嚴絲合縫，但是結構卻很簡單，從不長的墓道進去後便是墓室了。



這個墓室大約有十個平方米左右，穹窿頂方磚地面，裡面擺放著些粗陶制的盆盆罐罐，還有一些木製的人和動物俑等，並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金銀財寶之類的玩意。



這雖然讓我有些失望，但也是在意料之中，於是我便打量起死者的狀態來，我看到墓穴中間有一個磚砌的平台，上面鋪著大約是芨芨草和蘆葦織成的蓆子，再往上就是棺木了。



這棺木大約是柏木板做的，兩米多長不到一米寬，上面像是剛才看到的墓道壁畫一樣有彩繪的圖像，粗看來大約是伏羲女媧交尾的形象，也不知道有沒有釘住。



於是我又抄起軍刀，把刀尖插進棺蓋的縫隙，一手壓住劍身一手壓住護手，把棺木撬開來。



一般來說，重要或者說值錢的隨葬品一般都應該在棺材裡，這讓我不禁產生了非分之想，但是一想到棺木裡面的骸骨或者乾屍就又讓我洩氣了，於是便鼓足了勇氣，咬咬牙朝著棺材望去。



棺材裡面並沒有發出什麼讓人嘔吐的奇怪氣味，只不過是些灰土和衣物腐朽的味道罷了，這讓我稍微鬆了口氣。



不過在我確實看清棺木裡的狀況以後被嚇了一大跳，這棺木裡躺著的並非是乾屍或者骸骨，而是個完全活生生的女孩子！？



她身上套著的是赭黃色鑲淺色邊的直裾衣，腳上穿著大概是淺褐色（棕白色？）的圓頭厚底布鞋和襪子，長長的黑頭髮則簡單的挽在腦後，臉上戴著一個木製的，看上去有些滑稽的面具。



這面具本身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興趣，但是卻讓我小心和緊張起來，一方面我擔憂起這面具會不會弄傷女孩她的臉，另一方面，我也對她的相貌有了幾分期待——希望是個能符合我審美觀的姑娘。



於是我小心翼翼地挪動了一下這個面具，不料這面具卻並沒有什麼固定，被我一拿就下來了。



現在，我看到了一張少女小巧而精緻的臉，她的肌膚竟然像是活人般的白裡透紅，烏黑的額前劉海和鬢角還戴著尚帶有銅製金屬光澤的粗糙首飾，臉顏雖然顯得有些憔悴。



但是看起來依然非常清秀漂亮，她安詳平靜地閉著眼，臉上的表情輕鬆而安逸，像是在閨中沉思一般。



這種情景對我的震撼確實是巨大的，甚至是比一具骸骨或者乾屍的震撼更大，這讓我半天都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直到我感覺有點發暈了以後才試著上去碰了碰這少女的臉頰——居然是柔軟而溫熱的。



同時，我也意識到她臉上身體上憔悴的色澤其實是一層看上去似乎不甚顯眼的灰塵，於是便湊近上去，想要拍一下少女身上的灰塵。



但是不料我剛一拍下去，她身上的衣服居然像是拍在一塊豆腐上一樣，瞬間破碎了，然後我就看到了女孩白皙但同樣沾著許多髒污的肉體。



不過當時我倒是被這種情況好好驚嚇了一番，畢竟那種摸一把就風化掉的狗血鏡頭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生怕自己的這一魯莽舉動毀掉女孩的身體，不過很快我就發現自己多慮了。



因為我只看到了她依然富於光澤的肌膚，那些破碎的衣物和灰塵只像是劃過葉片的水珠一般的飄落下去。



這讓我感到更加詫異了，但是現在我顯然沒有別的選擇了，只能將少女乾脆從棺木中抱起來。



在我把她抱起的一瞬間，她身上傳來了一陣很低沉，但是讓我聽到了簡直猶如自己骨骼破碎聲一樣的碎裂聲，隨後她身上殘餘的內衣和外衣全都像是陳舊木器上的油漆般辟里啪啦地破碎，掉落下來。



等破碎的聲音大致停止以後，我才發現女孩穿在外面的衣服已經幾乎沒有了，只剩下裡面的本色布料裡衣——實際上這麼說也不準確，她在外衣裡面還穿著厚厚的內衣，這些衣物還是有一點彈性存在的，摸上去手感還不錯。



現在我面臨的問題是：我接下來怎麼辦？



是把這裡的事情恢復原狀走人當做我什麼都不知道，還是帶著她走？



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倒是沒太多猶豫就做了選擇——現在除了把她帶回我家，我還能有別的什麼辦法呢？



於是沒辦法，我只能抱著少女依然溫軟的身體走出了墓穴，把她塞進自己車的後備箱裡面並用毯子遮蓋好，最後我又走回墓穴，把她的棺木恢復原狀，又把墓門用磚塊堵住，在墓道口填上土作為遮掩，這才轉身離去。



一路上我心情忐忑的開著車，連太陽光的暴曬和口渴都覺得不算什麼事了，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



畢竟拉著屍體在公路上跑這種事情不是誰都有膽量幹出來的，而且一旦被發現的話，我應該怎麼解釋？盜墓還是殺人？好像都解釋不清。



不過這麼想了一路以後，我卻一路平安無事的到家了，這時候我才完全清醒過來，趕緊鎖好院門，把她從車的後備箱裡面抱出，然後一路進了我的書房，把她放在那張空床上。



在連續灌了好幾杯冷水後，我才感覺自己稍微平靜了些，在整理一番思路後，我終於下了決心，把她身上現在還沒有破碎毀壞的衣服脫去，替她好好清洗擦拭一下身體，給她換上件新衣服，然後再決定怎樣處置。



畢竟現在我把她都已經從那個坑裡帶出來了，要是讓她這樣穿著一件已經又髒又舊的衣服的話，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同時，我還想看看她衣服下面的狀況，包括她的內衣和身體在內。



她的內衣看上去確實是粗厚的，但是卻只是用衣帶固定的而已，被我解開後便毫無困難的脫了下來，脫下來後我才是注意到她在這一件下面是並沒有內衣的，甚至沒有內褲。



但是我到沒有太注意到她的身體，而是看把她的內衣小心地整理好疊了起來，這可是漢朝的古董。



正準備好好打量一番她的身體時，我又發現了一個有趣之處——她現在的頭髮實際上是編成的假髮，被我很輕鬆的就拿了下來，隨後女孩原本的一頭齊腰長髮就像是水流一樣傾瀉下來，像是春天瀑布解凍一般。



現在這漢代的美少女就這樣一絲不掛地躺臥在了我的面前，她的肌膚瑩白無暇的沒有一點些許的雜質，肩如刀削腰若素束，一雙修長美腿緊緊併攏在一起，這優雅的身姿像是工筆仕女畫人物的體型般窈窕！



雖然與現在那些被認為迷人的豐滿體型相差不少，但是這纖瘦的體態配上雪白的肌膚也是別有一番風情在裡面。



她的頭髮異常的富於光澤而烏黑，比現在許多女孩子的髮質都要好，她的臉則非常精巧別緻，五官雖不深邃但也墨畫般精巧細緻，裝點在她白皙的近乎透明的臉上。



表情則是非常放鬆的樣子，似乎周圍這一切與她都無關一樣。



我也停下手中的其他事情，站在一旁注視著她清秀典雅的姿容。



看了好一會後，我才考慮到讓她這樣赤裸著有些不雅，是該幫她收拾一下了，於是我取來了毛巾，水和沐浴露，來替她清潔一番身體。



說真的，為一個赤裸身體的女孩子擦洗身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自己已經有意無意的起了色心的情況下，於是我的整個操作流程就顯得非常緩慢和滑稽了。



我一手拿著毛巾，一手拿著花灑，將水淋在她細緻雪白的肌膚上，再塗抹上沐浴露慢慢擦拭清洗。



她的肉體依然柔軟而富有彈性，沒有屍僵，沒有屍斑，顯得白裡透紅細膩光澤，除了冰涼外並不和活人有其他的什麼區別，甚至手感更好。



就這樣，我洗過了她的頭髮，洗過了她的臉，手腳，脖頸和其他的部位，再用清水沖淋一遍，最後用毛巾拭去水分，取來電吹風吹乾她烏黑的長髮。



清洗過後，她的身體明顯更加光澤，皮膚也更緊致細膩了，我在考慮了一會後，決定給她弄件衣服來穿穿。



有這種念頭倒是沒什麼，但是問題的關鍵之處在於，我到底應該給她弄一件什麼衣服穿？至少不能把她原有的衣服再給她穿上吧？於是我開始思考起給她弄套什麼衣服來穿了。



水手服？格子裙？運動服？還是別的？這個問題不禁讓我一陣腦仁疼。



靠，這麼複雜幹嘛，給她弄個睡裙穿上，不要讓她光著就完全可以了——其實那樣也挺好看的。



於是我跑了出去買了一件尺寸應該是差不多的吊帶睡裙，這件睡裙是淺粉色的，長度大約只到她的膝上，胸前和下擺刺繡著些花紋，看上去也還算不錯，於是我扶起少女軟綿綿的身體來，給她把這睡裙穿戴好。



把她抱到我自己的床上後，我取來化妝盒，準備替她化妝打扮——讓這2000年前的美少女感受一下2000年後的化妝術。



我在女孩的臉上悉心地拍上一層均勻的粉底，描過了她原本就精巧秀麗的眉毛和睫毛，給她的嘴唇塗上櫻桃紅色的唇彩，將她的齊劉海和長髮整理起來。



又把她的雙手放在平滑的小腹上，最後為她小巧的手指甲和腳趾甲上塗抹了一層漂亮的粉紅。



現在，我終於可以仔細審視一下這位美少女，這位2000年前的漢朝姑娘了。



我仔細端詳著她清麗嬌媚的遺體，她那漆過般黑黑的頭髮一部分蓋著她飽滿的額頭一部分整齊的披散在她身下。



兩彎纖細柳眉下輕閉的眼瞼上塗敷著可愛的亮色眼影，長長的濃密睫毛緊閉，在臉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陰影，小巧秀麗的鼻子泛著柔和的光，光潤的兩頰和嘴唇都呈現著迷人的淺紅。



精緻的耳廓和有著尖尖下巴的玲瓏剔透的瓜子臉和安詳的表情更是凸顯著她那東方女性的典雅清麗，柔膩修長的粉頸，包裹在粉色睡裙裡高聳飽滿的胸脯！



雪白的手臂，安靜平放在平坦小腹上的一雙蔻丹素手，曼妙的腰臀和雙腿，還有那粉嫩的小腳無不完美無瑕，簡直讓人無法相信這是一位2000年前的少女。



說真的，這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



在我的印象中，古人理所當然的就該是又黑又瘦，營養不良，滿臉麻子或者其他傳染病留下的傷痕之類的形象的，但是現在我看到的卻是一位甚至比現在絕大多數女孩子更漂亮更可愛的美少女。



我就這樣站著，看著，不知過了多久。



在看了一會後，我莫名有了些奇怪的悸動。



於是坐到了床邊，輕輕捏住了她小巧的左腳，雖然之前我確實也是注意到了，但是仔細地審視也是現在才注意到。



她的腳尺寸不大，頗為纖細和勻稱，腳背皮膚在非常純淨的白中可以隱約看到青色的靜脈，腳掌則帶著漂亮的淺紅色，腳趾瘦長而根根分明，但是不管腳趾，腳背還是腳掌，線條都很流暢而優雅。



被我塗成粉紅色的趾甲則是方方正正的形狀，像是修剪過似的，很難想像在那個時代的女子會有這樣精巧的雙腳，我甚至疑心她是一個穿越者，還有可能是未來的穿越者。



算了，這種見鬼的問題已經不是我該考慮的了，這麼想著，我的目光開始往上移動，手也在少女的腿上摩挲著。



她的雙腿很結實而圓潤，肌膚白皙且軟嫩，輕輕按壓下去的手感像是一塊新制的肥皂般柔軟。



她的雙腿在我的指尖滑過時帶給我的那種綿軟中帶點彈性的觸感完全可以算得上是讓人上癮，很快我就不覺全身燥熱起來，雙手也自然而然地繼續往上走。



於是在情理之中地，我把她睡裙短短的下擺掀了起來，看起她的私處來。



她的這裡樸實地說，跟我所見過的之前其他的各種都截然不同。



她的陰毛淺淡而稀疏，也很細軟，呈現出大約是三角形的樣子，看起來似乎與頭髮並沒有什麼區別，這或許是缺乏美感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看起來又是另外一種風味了。



現在我既然把女孩的睡裙下面掀起來了，自然也不會介意把她睡裙上面從她肩膀上剝下來。



於是理所當然地，我把少女睡裙的肩帶拉到了她臂彎的地方，把她兩隻乳房展現到我的眼前。



同樣地，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審視這位2000年前美少女的胸部，她的乳房大約只有B或者是C的樣子，並不算大，形狀也算不上有多美觀，但是也還算挺翹，沒有什麼下垂的樣子。



另一方面她的乳暈顏色很深，較之她的乳頭也大了不少，這也是我之前所未曾見過的狀況，這不由得讓我感興趣起來，便伸手捏了一下她的乳房，說真的，這位美少女的乳房質感更是讓我有了觸電一樣的感覺——



這手感實在是太棒了，甚至要比某些巨乳可能還要好（如果我摸過的話），於是我動作開始大膽起來，用整隻手握住她的乳房開始揉捏，而不是之前僅用手指的樣子。



這樣的動作無疑是過分粗暴的，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揉捏了大概幾分鐘後便收起手來，替她把睡裙整理好，將吊帶恰如其分地攏在她兩根細緻鎖骨的上方，又調整一下她軟弱無力地搭在床邊的手臂。



這時候值得我注意的就是少女的手臂和雙手了，嗯，說實在的，手臂和腿腳雖然形象大不相同，但在審美上面都是趨向一致的，都講求柔美流暢的線條和白皙的色澤，還有細長的手指和腳趾，而她的胳膊和雙手顯然都滿足這些條件。



我把她柔軟的小手捏在手裡，一根根把玩著她新筍般細緻的手指，這精巧的纖細手指甚至讓我產生了把這含在嘴裡的想法，這時候，實際上我已經是陷入陶醉了。



我把她翻過身來，準備欣賞一下她曲線優美的後背。



但是突然電光火石之間，我的大腦中冒出了一個念頭——她是不是處女。



很快地，這個念頭就擠滿了我的大腦，讓我的精神都亢奮起來。



於是很快地，我就自覺不自覺地伸手再次掀開了她的睡裙，用兩根手指徑直分開了她緊緊閉在一起的淺棕色陰唇，然後我就看到了一個閃著金屬光澤的圓柱形物體。



靠，這也太那個了，原來古人就有這種凶殘的玩法了，這讓我哭笑不得，但是這樣的發現顯然更加調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乾脆用手指捏住了這東西，將之從她的陰道中一下抽了出來。



然後我就看清楚了這是一個金黃色的，沒有什麼花紋的金屬圓柱體，不過說是金屬的也不準確——



這個圓柱的另一半是翠綠色的，帶著玻璃光澤的冰涼石頭，看起來非常好看。



不過很快我就發現我這愚蠢的好奇心帶來了什麼後果，正當我驚訝於這塊石頭的色澤時，我才猛然意識到：媽的，這不就是那種所謂有防腐奇效的定顏珠之類的玩意麼？



很快，我就聽到了像是風吹走塵土一樣的沙沙聲。



一切都已經晚了！



等我回頭看少女時，已經全完了。



現在床上已經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些連一根頭髮都沒有留下。



我像是做了一場夢一樣地愣在原地，手裡還捏著那根半截是金屬的「定顏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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